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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播蘭陽民主種子

新心掛唸只為台灣

宜蘭被喻為「民主聖地」，這樣的好名聲是宜蘭賢拜們留給我

們最好的傳家寶。台灣的民主化，由宜蘭人做先鋒。未來，台灣民

主需再深化，傳承郭雨新先生的精神—蕃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

葉代代湠，再一次讓台灣人稱羡，咱們宜蘭人勁有力。

—立法委員　陳歐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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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未滿七歲的我，當時只是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小小學

生。不過這一年發生的事情，卻是我對民主運動的最初認識。

記得唸小學前後，一夥玩伴的樂趣之一，就是在選舉季節裡，

蒐集選舉文宣。當然，以這麼稚嫩的年紀，並看不懂內容是什麼，

而我們蒐集的目的是摺成紙飛機在天空飛，或者摺成紙船在家旁的

小河漂行。選舉活動對我們而言，只是日常生活中另類的大拜拜。

的確，感覺就像廟會中的大拜拜，我們只是在看熱鬧，而當宣傳車

經過家門口時，趕緊出去搶車上扔下來的文宣，因為我們又可以做

紙船、摺紙飛機。印象中，每逢競選活動會有不同候選人的宣傳車

以及隨車扔下的文宣品。然而，1975年冬天的競選時節裡，家門前

經過的宣傳車，卻永遠只是喊著同一個候選人名字並且發送同一個

候選人的文宣。不禁令我深感困惑：「既然是競選活動，那我手中

這張傳單的競選對手是誰？而他又在哪裡？」不知過了多久，我才

知道，我手中這張傳單的競選對手就是郭雨新先生。

1975年的立法委員選舉，是我童稚時期第一次留有印象的選

舉，也是我知道郭雨新這位偉大同鄉前輩的開始。

1977年郭先生流亡美國，直到1985年逝世。這期間我也從小

學、國中到高中。對於郭先生在美國的活動，隨著年紀日漸增長，

我愈是想從當時報紙中的隻字片語，試著去了解事情的真相。1985

年郭先生逝世，那正是我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消息傳回宜蘭時，當

時的情景，到如今我仍歷歷在目。就在家裡的院子裡，兩位上了年

紀的長輩有著這樣簡短到不能再簡短的對話：一位長輩說：「郭雨

新過世了！」另一位長輩：「……」就這樣沈默以對。郭先生對台

灣、對宜蘭有如此大的貢獻與影響，但是在他自己的家鄉，對於他

的辭世，卻連個簡短的討論，都變成莫大的禁忌。

如今已是2013年，距郭先生辭世轉眼已28年。經過近百年來

多少人的犧牲奉獻，原本看似遙不可及的民主，終於出現在台灣這

塊土地上。相信這數不盡的民主先輩，天上有知，定會感到欣慰。

不過有時遠望著天邊，我又會突然感到汗顏，因為這民主運動的棒

子交到我們這個世代，我們是否有秉持著先輩的精神，讓民主在台

灣這塊土地上發光發亮；抑或我們只是建立一個令人感到惶惑的民

主。

環視當前的台灣，我們發現我們得到的是一個公民精神低落的

民主社會。民主先輩的精神在當今的台灣，我們又保留了多少？又

或者我們自信有比民主先輩可貴的情操？不過我感到懷疑。我不是

歷史退化論者，所以我不喜歡「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但面

對台灣走向民主的墮落，而非民主的躍升，我們的確需要詳加審視

我們民主這條路。

我有一個願望，希望藉著重建郭雨新先生的精神，讓當今自命

不凡的眾多政治人物，覺得自己平凡些；更希望郭先生當年拉拔長

大的政治人物，能時時想到郭先生的教誨，而不只是在午夜夢迴之

際。而對於全體台灣人，包括現在及將來的，希望大家能將郭先生

的精神內化成自己的心靈資產，而不要得了歷史失憶症，忘記了大

家對過去、對將來都有應承擔的責任……

無可否認的，台灣歷史充滿悲情。不過多年的教學經驗，令我

深深體認到，我們要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不能只是訴說著歷

史的悲情。其實在台灣歷史的悲哀無奈中，反而可以看出不少高貴

的靈魂、偉大的精神，這對於形塑新世代的公民精神，是不可或缺

的。

一個偉大的國家要有偉大的公民，而不只是偉大的領導人。而

偉大的公民從何而來呢？歷史教育可以幫助我們做到。郭雨新先生

的靈魂，正是我們培育偉大公民的一面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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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是白色恐怖下的民主先行者，是日治到戰後台灣民主運

動的承先啟後者，更是台灣黨外民主運動之父，相信在結合文獻資

料、口述歷史以及郭先生遺留文物等綜合研究後，郭先生的歷史定

位會更清楚地呈現出來。如此，則作為歷史研究者的我們，將不會

愧對前人，並且對後人有所交待。我們已將台灣歷史上這樣一個高

貴的靈魂、偉大的情操，永遠留在這塊土地上。

從政前Chapter 01

1908-1950

1934年郭雨新及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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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家世與成長歷程　　1810-1934

在宜蘭縣礁溪鄉靠近小礁溪（宜蘭河上游支流）山邊的村子

裡，有著我天真、快樂的童年回憶。就在夏天放暑假的時光當中，

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大家共同的期待是數著日子，等待著媽媽帶

我們去外婆家度假。我們想要看慈祥的外婆、和藹的外公，還有他

們那偌大的果園。

果園就在溪邊的山腳下，那是我們最佳的遊樂場所，在那邊

可以在樹上爬上爬下享受蟬鳴、蟲叫，也可以在林間玩著捉迷藏，

我們最喜歡果園中心的那棵巨大的龍眼樹，他睥睨群雄又對我們如

此親切，我們不知道他已經幾歲了，覺得他像是外公又像外婆，他

張開雙手，為我們擋住烈日，也替我們遮風避雨。在午後的時光，

我們喜歡在他的呵護下，聽表姊講故事，一陣陣清風徐徐吹來，似

夢似真的故事情節，更引人入勝。龍眼樹公公永遠是我們心靈的堡

壘。

有時我們也會去溪邊，讓溪水洗淨我們的雙腳，溪水剛從雪山

山脈俯衝而來，我們還能深深感受那山上的涼意。溪邊的那座小山

對我們最是特別，因為從小就在太平洋邊長大，對於海我們是再熟

悉不過了。至於山，平常我們總是隔著蘭陽平原的稻花香那麼遙遠

地望著，試圖從崇山峻嶺中尋找外婆家後院的那座小山，找到她，

我們就彷彿聽到外婆正在山腳下向我們呼喚。每年暑假住在外婆家

的日子裡，我們總算有機會親近她，這是我們整整一年的等待。爬

山對我們而言是再新鮮不過了，這時我們會從果園一路半走半攀爬

地爬到山腰，然後來到山上圓明寺。圓明寺對我們而言也是很驚奇

的，因為我們從小就拜慣了開漳聖王廟，在寺裡供奉的是我們陌生

的神像。每次進去拜拜，感覺是格外不一樣。

有一年的暑假，外婆家後院的那座小山上的樹突然被砍光了，

那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因為那是我生命中第一座認識的山，而且也

產生了深深的依戀（她雖然是一座小山，但童年時代的我，在很長

的一段期間，總覺得她是如此高聳，因為在外婆家的院子裡，舉目

所及，就只有她巍然獨立，其他的山嶺，不是被她擋住，就是看起

來過於渺小）。當時心中充滿困惑與不解，直覺就跑去問媽媽，不

過媽媽並沒多說，我就帶著這一團疑惑慢慢長大。終於，我明白

了！隨著墳塚從後山蓋到前山，我終於明白了！如今外婆早已在我

唸高中時，離我們遠去，1907年出生的外公，在我剛教書的那一年

也與世長辭，外公姓吳，礁溪大姓，曾擔任那個傍山小村的村長，

也是郭雨新先生的堅定支持者，他和外婆都長眠於山上，繼續守護

著他們心愛的家人。這座我生命中第一座認識、依戀的山，就是位

於礁溪鄉莿仔崙的宜蘭市第二公墓所在地。郭雨新先生的來台始

祖，就安息於此。

一、家世（1810-1908）

郭雨新先生的渡台始祖郭活，原籍中國福建漳州府龍溪縣。

1810年，十九歲的郭活和侄兒郭有江冒險搭船渡海移民到噶瑪蘭的

五圍（今宜蘭市）。話說漢人吳沙入墾噶瑪蘭是1796年，而中國清

政府正式統治噶瑪蘭則在1812年1，顯見當時的蘭陽平原還是噶瑪蘭

族的天下。郭活在今宜蘭市經歷辛苦墾荒後，終於定居下來，噶瑪

1　直到1895年清政府將台灣永遠割讓予日本，中國清政府實際統治宜蘭僅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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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也從此成為他們的新故鄉。郭活遷居台灣宜蘭後，歷經幾代大多

從事農業，至開台第三代郭龍葉（郭雨新祖父之大哥）因為從事碾

米工廠頗有成就，郭家因此殷實富有。

而郭活的墳墓在宜蘭市第二公墓，乃位於礁溪鄉莿仔崙山上。

由礁溪鄉大坡路進入莿仔崙山麓，由環山道路上山經圓明寺靈骨塔

前，向北方再前進約150公尺處，即可看到郭活墳墓。墳墓占地約16

坪，橫式黑石金字墓碑：「郭家祖宗之墓園」，係十三位合葬之墳

墓。

中國政府近年來，一直透過所謂「認祖歸宗」，以遂行統戰之

目的。講述這一段郭家家世，並不是呼應其「認祖歸宗」的論調。

其實「認祖」未必要「歸宗」，就算是「認祖歸宗」也大可不必同

住一個屋簷下，否則當年何苦冒著「六死三留一回頭」的風險「唐

山過台灣」。台灣俗諺說的好：「一人一家代，公媽隨人栽」。所

以，郭雨新（郭活第五代子孫）在世時，會動員宜蘭郭氏宗親會支

持他，也會和國民黨內的郭氏同宗郭澄、郭驥、郭寄嶠保持友好關

係，更曾經接受菲律賓郭氏宗親會的捐款，但他從來不會想要叫大

家同在一個屋簷下過生活。所以同祖、同宗基於血緣團結互助，這

很正常，硬要變成一家，恐怕會落得「親痛仇快」。

二、成長歷程（1908-34）
宜蘭公學校（1916-22）、宜蘭農林學校（1926-31）、台北帝國大學（1931-34）

郭雨新，1908年8月20日，誕生於今宜蘭市。家中是書香門

第。父親名郭根生，是清領時期的秀才，精通漢學，並且胸懷濃烈

的漢族思想。日本人接收台灣後，他不顧日人的壓迫，在漢族思想

的驅使下，致力於保存和提倡漢學的工作，從而設立私墊傳授四書

五經，招致日人的忌恨。

郭根生為人耿直豪爽，待人誠懇真摯，具有一股俠義的風範。

郭雨新的母親名吳笑。郭根生和吳笑育有三個兒子，長子名雨降，

次子名雨新，三子名雨參。

在名義上，郭雨新有三個媽媽，分別為林氏、黃氏以及生母

吳笑。林氏，宜蘭市人，是郭根生指腹為婚的太太，也是林衡哲醫

師祖父林奐的妹妹。還沒結婚，十六歲就過世了，郭根生娶她的

神主牌位為妻。黃氏，宜蘭市人，是以前地方官的後代，娘家有錢

有權。黃氏為郭雨降生母，生完雨降沒多久過世。吳笑，礁溪四城

人，為郭雨新、雨參生母。娘家家境亦不錯，有好幾千租的田地。

不過，以前的女子，娘家雖然有錢，但習俗上嫁出去就是別人的，

所以後來郭家頓時中落，徒呼奈何！這也就不難理解，當年郭家雖

然是和地方仕紳、豪強聯姻，但一旦郭家垮了後，苦日子還是免不

了的。

郭雨新在接受日本式正規教育前後，曾經學了三字經、千家詩

與四書五經等。據和郭雨新同年（1908）出生的小阿姨吳月英說：

「雨新仔的老爸是做漢學老師，都在教人家讀書，男生、女生都

教。他先唸幾遍讓學生聽，然後再叫學生到面前唸給他聽，看可不

可以。雨新仔也跟著老爸讀漢字。」

1916年，郭雨新進入宜蘭公學校（今宜蘭市中山國小）就讀。

由於父親郭根生個性的慷慨豪俠，在一次替朋友做經濟上的擔保之

下，不意對方事業失敗，欠債沒有辦法償還，郭根生於是以擔保人

關係負責賠償，變賣所有動產和不動產，才把這件事了結下來。

由於這一空前打擊，致使他因憂成疾，腦溢血一病不起，最終離

開人世，年僅四十歲。郭雨新小阿姨回想當天的情景說：「那天一

大早，姐夫好像要去佃農那邊或者是哪裡，出門前就因煩惱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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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中風了……」郭雨新姪兒郭時鏨也回憶說：「我阿公根生，為

人很正直、古意，是有錢人，有田租七、八百租，也有點現金。後

來幫兩個人作保，這兩人都放乎伊倒。我們郭根生有錢，只好賠人

家，一時土地賣不出去，就交給法院處理啊。結果都被法院查封

了，封到沒有錢，人變得很鬱悶，就過世了。」

這是郭雨新五年級要升上六年級的時候（1921年），所遭遇

到的家庭變故。郭根生過世之後，郭家一貧如洗，留給太太的是三

個孩子：長子雨降，十七歲；次子雨新，十四歲；三子雨參，僅十

歲。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擔，全落在三十六歲孀婦吳笑一個人身上。

她白天替人家燒飯、洗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夜晚替人家補

衣、刺繡，得到的經費當作孩子的教育費用。郭雨新則於1922年

公學校畢業後便輟學，在母校謀得一份工友的差事，每個月的薪給

是四十五錢，就這樣母子勉強得以餬口。郭雨新小阿姨說：「畢業

時，老師留雨新在學校當工友，是沒有做粗重的工作。老師看他不

錯，原本想叫他幫忙教書。但因為教書要穿鞋子，不能隨便；由於

家境太窮，根本買不起鞋子，所以他不敢去當老師！就留在學校當

工友，因為當工友不用穿鞋子。」姪兒郭時鏨也說：「我二叔腦筋

不錯，老師通常講一遍、教一遍，他很容易就記住。畢業後在學校

幫老師的忙，做工友，寫黑板、拿開水……不用做粗重的，就盡自

己的力量，做事打拚就好。這樣順便讀書。」

在擔任工友期間，郭雨新刻苦好學，曾進夜間青年研究會學漢

文。1926年，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今國立宜蘭大學）創校，郭雨

新參加入學考試，在來自全台各地八百多名考生中，以第一名錄取。

當時入學費是日幣一百元，大多數的親友反對他入學，幸好寡

母吳笑力挺，自林家母舅（林衡哲醫師祖父林奐）借得一百元後，

勉強得以入學。但讀了半年，又因學費負擔困難，行將輟讀。恰巧

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社長板橋五少爺林松壽來宜蘭旅行，經由蘇耀

邦老師的介紹，獲悉郭雨新苦學的經過，認為他大有可為，值得造

就，於是就解囊資助他，每月給予津貼十五元。

為什麼林松壽願意伸出這及時的援手？話說林松壽是林維源

最小的兒子，林維源是當時板橋林家的掌門人，全台首號大地主。

當甲午戰爭戰敗，清廷割讓台澎，台灣人民成立「台灣民主國」用

以對抗日本的時候，林維源被推舉為議長，但他堅辭不就，走避廈

門。1899年林松壽就在廈門鼓浪嶼誕生。林維源有十個太太，松壽

是「九太」（第九個太太）所生，「九太」是宜蘭頭城人，與郭雨

新的父親郭根生熟識，種下日後林松壽資助郭雨新的淵源。

由於郭雨新的勤奮苦學，三年級時被列為「特待生」，免繳學

費。然而四年級時，由於日本人軍訓教官歧視台灣人，軍訓只給郭

雨新七十八分，郭雨新就失去了「特待生」的資格。五年級時郭雨

新到日本進行修業旅行，這應該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離開台灣。

自從得到林松壽的資助後，郭雨新更加奮發，一面種菜、挑

水、做工，一面潛心苦學，到畢業為止，每學期成績都名列前茅。

他的勤奮苦學和力求上進的事實表現，並沒有辜負林松壽培植的一

番苦心，同時也為郭雨新個人的學業奠定了初步基礎。

1931年，郭雨新以第一屆畢業生的身分，畢業於宜蘭農林學

校，同時保送進入台北帝國大學農林專門部就讀農業化學。因此，

林松壽對他的寄望，更加殷切，繼續資助郭雨新，囑咐他搬入林松

壽的私人寓所（在台北四條通），食宿及其他的一切費用，完全由

林松壽供給，每月資助他三十五元，並且時常對郭雨新加以勉勵。

郭雨新在二年級時，由農業化學轉到農業經濟系。三年級時到滿州

國畢業旅行。1934年3月郭雨新從台北帝國大學畢業，畢業論文〈農

業政策〉，轟動全校，為師生一致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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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任職板橋林家與離台赴中　　1934-46

一、任職板橋林家（1934-39）

1934年3月郭雨新從台北帝國大學畢業，林松壽便把他安頓在自

己的會社裡，任命他當租務主任這個重要職務。受到這樣的眷顧，

使得郭雨新盡最大心力，以求回報林松壽的恩情。

由於郭雨新做事守法謹慎、熱心負責，一年後，林松壽便提拔

他當會社的經理。

另一方面，畢業同年6月，郭雨新與石宛然結婚。石宛然，1915

年出生於苑裡，父親是石安美，一位基督教牧師。她畢業於台北第

三高女。婚後夫妻生活頗為甜蜜、融洽，我們由日治時期郭雨新任

職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經理時，在題為〈新家庭訪問記〉的報刊短

文裡，可以捕捉到一點影子。

我們到郭君雨新家庭的時候，已經是午後六時許了，他們是

住在市內大正町四條通的，真是可敬的一個小家庭，也許他們才結

婚不久的，不但富有新生活，而且夫婦青春的情火還在燃燒中，他

們皆是十字架下的門徒，愛情的甜蜜，大有一刻萬金的可貴……黃

金色的晚霞，映照著他們一對雙棲佳景，談話間，夫婦時相秋波交

吻，含羞不答……

這篇訪問短文中，也為我們留下了當時郭雨新夫婦的一些思

想、觀念。郭雨新認為人生是苦痛的，忍受苦中苦，才是享受樂中

樂的來源；做為一個人必須要有隨時隨地苦鬥的精神，否則恐怕會

有淪為落伍的憂慮。同時在時序上也從婚前的理想來到了婚後的實

際，發覺到這兩者間的落差後，即使郭雨新已如此順利，仍感覺到

婚後已不像婚前可以任理想憑空想像，而實際感受到責任感。對於

台灣青年，當時以青年新貴姿態出現的郭雨新，認為台灣青年要有

向海外發展的心志，尤其是向海外開拓台灣青年經濟之路。假若可

能的話，郭雨新還願意做這前進的一分子。

郭太太是虔誠的教徒，她相信世間有神，人類的力量有限，須

有神的力量幫助；耶穌的人格是其敬仰的，若能學習這樣的人格，

必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她關心台灣許多可憐無依的兒童，希望將

來能創設一個孤兒院，獻身教養這些兒童，以免這些可畏的後生，

墮落為匪類。對於台灣婦女界，郭太太認為台灣婦女若以為丈夫供

給妻子的一切是義務，妻子只要負責家庭工作和生兒育女而已，這

樣是錯誤的和不夠的。她認為身為妻子，安慰丈夫的精神是比一切

更重要的。此外，她也體認到台灣婦女界尚有許多不好的習慣，譬

如說多言、非禮、批評人家的是非、不知自己的壞處。對於兒女，

她希望兒女除了受本國教育以外，能更進一步多受外國教育，以做

為海外發展之用，而成為一個具有世界觀的人物。最後，郭夫人談

到她日常的興趣為音樂、英文、旅行、整理家具和研究家庭料理。

郭雨新遠赴中國以前，在台灣的一些活動如下：1935年郭雨新

造訪全會社佃農、佃頭的耕作及生活。1936年郭雨新升任林本源興

殖株式會社經理（家長），同時廢止了佃頭制度。1937年郭雨新參

加業佃會。1938年郭雨新參加三六會反對日本總督六三條例，這一

年同時被日治當局徵召擔任通譯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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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任台籍日本兵（1938）

1938年9月間，台灣總督府徵召台北市的名人去當軍伕，包括：

林熊祥、顏德修（以上知名富戶）、陳逸松、李瑞漢、陳增全、吳

鴻麒（以上知名律師）、邱德金、施江南、葉貓貓、翁瑞春（以上

知名醫師）、張鴻圖、姜鼎元、陳金萬、黃逢春（以上知名企業

家）、郭雨新、林佛樹（以上知名青年知識分子）。徵召這些人動

機何在？根據陳逸松的回憶說，1938年，日本為配合武漢大會戰，

計劃由大亞灣進向惠州，再攻取廣州。惠州是客家莊，日本在台灣

徵調一些客家人如米穀取引所的姜鼎元等當軍伕，但怕報紙走漏

攻打惠州的消息，也徵用了一些河洛人。9月的一天，郭雨新到陳

逸松的法律事務所來找他。一見面就說：「這下可糟了，我被調做

軍伕，幾天內就要入營了。」陳逸松心想郭雨新已經結婚，他又是

個孝子，母親年紀大了，聽到兒子要去當軍伕，一定很難過，於是

到市役所（市政府）去找兵事課長說：「郭雨新是林本源的家長，

怎麼可以調他去當軍伕呢？」「這是軍部的事情，與市役所沒有關

係，我與軍部沒有什麼連絡，只有奉命行事，其他我無能為力。」

兵事課長回答說。於是陳逸松悻悻然回家，哪知道一到家，竟然發

現自己的召集令也來了，三天內就得出發。原來大稻埕的大商行，

從布店老板到南街（永樂町）的商店老板，多被徵召，就連林柏壽

（當時人在香港）、林熊祥、顏德修等也不例外。陳逸松因故沒

去，郭雨新倒是被徵召了。10月12日，日軍在廣東的大亞灣登陸，

15日陷惠州，21日陷廣州。郭雨新當了三個月的軍伕，平安歸來，

他告訴陳逸松，他雖然是做通譯，但擦鞋、端茶樣樣都來。當然人

在面臨未知命運時，難免會恐慌，不過郭雨新此次被徵調去當軍

伕，如果像陳逸松所言「僥倖平安歸來」，可能言過其實，一來此

次徵調行動宣傳大於實質意義；再說，郭雨新後來向他的助理高銘

琛提及此事時，所說的是，當時艦隊進抵大亞灣登陸時，竟然沒有

任何軍民抵抗，就逕行登陸了。整個戰事是出乎預料的順利。當然

看在高銘琛的眼裡，這是老闆在提當年英勇的事蹟，表示自己神勇

的一面。

三、離台赴中（1940-46）

林松壽平日經常往來於台灣與中國之間，1937年抵達福州後卻

突然失蹤，下落不明。郭雨新數次往來上海、香港調查此案，都無

結果。

根據陳逸松的回憶，林松壽幼讀詩書，二十歲赴日留學，後

到上海，廣為交遊，並曾遊宦北京，一度供職交通部，出任交通署

長，同時加入北平台灣青年會。1924年，他回台創辦林本源松記建

業株式會社，出任社長，因常遭日警監視，此後遂往來於台灣與中

國之間。林松壽擁有很多房產，北平、天津、上海、廈門、台北、

東京都有他的公館，而以住上海的時間居多，他的幾個太太也都住

在上海。林松壽只有一個兒子，就是林子畏。林松壽坐鎮上海，遙

控他的事業，有一套有趣的遠距離收錢方法，他要他的家長每天製

作報表，登記收入支出，每天郵寄給他，以郵戳為憑，叫你忙得不

可開交，而又造假不得。林松壽的左右也有一些人，陳逸松的東大

後輩王柏榮就是他的高級秘書，王柏榮介紹陳逸松當林松壽的法律

顧問。那時陳逸松常去上海，因為業務關係住在上海法租界海格路

林松壽家的時候，常常看到林松壽抽鴉片，抽到不知天亮。1934

年，國民政府成立禁煙督察處，直隸軍事委員會，蔣介石提出「兩

年禁毒、六年禁煙」的口號，其計劃是由中央監督控制地方的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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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賣權，鴉片煙行須有執照，煙民吸煙數量須有限制，並且規定六

年內要戒掉煙癮。林松壽認為鴉片生意有厚利可圖，擬向福建省主

席陳儀購買福建的鴉片專賣權，1937年初，陳逸松到上海和林松

壽會合，連同王柏榮三人一齊來到福州林熊祥的家。林熊祥，論輩

分，是林松壽的堂侄，稱呼林松壽「五叔爺」；論年齡，要比林松

壽大三歲。林熊祥在福州的宅院很大，所以他們就住了下來。林松

壽跟福州當局洽談，先繳五十萬元，再向禁煙督察處申請專賣權，

錢是繳了，但手續卻一直在拖，辦得很慢，恰在這個時候，蘆溝橋

事變發生了，新聞登得很大，反日氣氛一濃，台灣人就會遭殃，陳

逸松看情況不對，就對林松壽說：「五少爺！我想我們還是回台灣

才好哦！」「這下可糟了，五十萬元被拿走了，要討回來可不容易

啊！」接著林松壽又說：「應該沒關係吧！戰爭不會很久的，以前

也常發生類似的事件，最後還不是都解決了，政治歸政治，經濟歸

經濟，委員長說過禁煙督察處一定要做，不用擔心。」可是情勢的

演變，不如林松壽的預期，反而變得更加嚴重，許多台灣人在福

州，或挨打，或是被殺，於是陳逸松再對林松壽說：「五少爺！我

想我們還是回去吧！」「我現在還不想回去，反正五十萬元被陳儀

拿去了，我要等事情辦妥再回去。」「你若不回去，我們要先回去

了。」「好吧！」於是陳逸松先回來，王柏榮再陪林松壽一段時

間，看情勢實在危險，還是勸不走他，也只好走了。後來林松壽就

失蹤了，聽說被陳儀抓去永安拘禁（福建省政府後來遷到永安），

既無鴉片可抽，煙癮難忍，加上食物不佳，營養不濟，日漸消瘦，

終至病死獄中。錢被吃了，命也賠了。

郭雨新這當中花盡心血，想要找出老闆林松壽的下落。郭雨新

姪兒郭時鏨回憶說：

林松壽說要去上海，要我二叔陪他去。他很信任我二叔，所以

就一起去上海了。之後，他又跟我二叔說要去福州，他說他要住在

福州，上海的事業就交給我二叔全權處理。他在福州也有事業。我

二叔把上海的事業管理的很好。後來林松壽沒回來，我二叔趕去福

州，聽說他和土八路（八路軍）在一起，他們說要保護他，不過等

到他沒錢時，就不保護他了。我二叔發動很多人去找、去救他，後

來沒消息。聽說在很偏遠的山頂上，有群伐木工人，說有看到一個

人快要死了，金牙齒都拔出來賣，在跑路。是有這個人啦！但是不

知道是不是林松壽。再來，就沒有林松壽的消息了。我二叔只好回

板橋林家，告訴林松壽兄弟林柏壽等人，他們就說台灣這些事情就

交給郭雨新你處理，要弄到好。老闆不在了，我二叔心裡很難過，

他不能綁死在台灣，所以想到上海再去找老闆。他把事情交還給

林柏壽，林柏壽再交給林松壽的兒子，這些事情都交代好以後又去

上海。到上海之後都在找，上海―福州到處找，找到山頂上也去

找，他都花自己的錢。他對老闆有一個感恩的心，自己又再去找，

但還是沒消息。只好回來台灣，沒什麼頭路，回來三、四個月，又

回去上海。

郭雨新為何會在1939年離開板橋林家，而於1940年前赴中國

上海經商？林松壽失蹤後，林松壽兄弟林柏壽等人雖然要求郭雨新

要負責處理好林松壽的事業，但由於郭雨新過度的道德勇氣卻導致

其不得不去職。林松壽失蹤後，郭雨新看到其獨子林子畏隨意亂花

錢，認為這個孩子不禁治產不行，結果這事鬧得很大，因為不只林

子畏和他關係緊張，而板橋林家各房看到林松壽僱請的家長如此舉

動，也議論紛紛。加上郭雨新因不滿日本人的統治，遭受日治當局

注意，乃向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辭職，前往上海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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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上海商業鉅子王繼呂的協助下，郭雨新先後創辦了新泰

宏煤行、華新煤球廠、華新實業公司等事業，經營堪稱順利。在上

海期間，郭雨新曾擔任台灣同鄉會的理事，從事反日行動。但1945

年，台北日本憲兵隊長奉調至上海，他想不到當年的冤家又再碰

頭，為了避免意外的麻煩，乃遠去北平。直到戰爭結束次年，全家

才搭船到上海，由上海回台灣，同船的有吳三連、蔡培火等人。

第三節　　郭雨新的政治理念與心路歷程

身為郭雨新先生的宜蘭同鄉後輩，筆者對孕育郭先生的這塊噶

瑪蘭大地，有著很深的體會。

在東亞地區最著稱的氣候景象就屬颱風與寒流。颱風雖然來勢

洶洶，但來得快也去得快，很快就被亞洲大陸給衝得鳥獸散。寒流

雖然不若颱風銳不可擋，卻是無孔不入漸進侵襲，由秋天到冬天一

波一波走向高潮，即使到了春天，還不時一再給人臨去秋波。或許

天候使然，台灣人的性格就像颱風，雖然剽悍，可惜氣不長。

冬天的「蘭雨」，由於冬雨綿綿，甚至可以陰霾整個冬季也難

得綻放冬陽，噶瑪蘭大地因而誕生了不少細水長流、堅韌一生的偉

大靈魂。

郭雨新先生可說是其中的典型。

噶瑪蘭原野上的子民，成長於雪山山脈的青山綠水、太平洋濱

的海風吹拂、龜山島嶼的守候呵護……那是一個遺世獨立的天地！

噶瑪蘭的浮雲遊子，當他們沿著北宜公路翻過雪山山脈，映入

眼簾的故鄉，會讓您內心悸動！每一彎、每一拐，您漸漸地投入故

鄉的懷抱……歷經了九彎十八拐後，故鄉噶瑪蘭大地終於將您緊緊

擁入懷裡！

當火車不知穿越多少山洞，霎時間海天一際，龜山島巍然獨

立，綿延的山嶺交織著蘭陽的海灣，故鄉就在前方！

噶瑪蘭的子民們！這就是我們心愛的故鄉……

筆者深深相信，郭雨新先生終身熱愛故土的情懷，就在當中孕

育成長。

除了自然環境的陶冶以外，噶瑪蘭大地的歷史，也深深形塑她

的子民。

郭雨新先生在人格養成的過程中，有一個既是同鄉前輩又是全

島著名人物，出現在他的意識之中，那就是蔣渭水。

蔣渭水出生於1891年，地點也在宜蘭市，幼年的生活當然也

在宜蘭市度過。他大郭雨新十七歲，他活躍於政治舞台的時期，正

好就是郭雨新的青少年時期。他於郭雨新進台北帝大那一年—

1931年8月5日過世。郭雨新在這一時空交織的時代背景下，自然受

到了蔣渭水的影響。何況郭雨新和蔣渭水又是親戚（蔣渭水太太是

郭雨新姨丈的妹妹）。郭雨新從小就耳濡目染蔣渭水的生平事蹟，

蔣渭水是他小時候崇拜的偶像。郭雨新在參加「宜蘭縣旅北同學

會」中，經常提起蔣渭水的事蹟，以及蔣渭水給他的影響。郭雨新

在1975年競選立委時，所發表的〈為競選立委告各界書〉，也曾表

示，蔣渭水為台灣同胞的民權和自由，奮起領導台灣同胞與帝國主

義抗爭，數度入獄，不改其志，而至死不懈。這對其影響極大。為

了繼續完成台灣先輩們所爭取的民權理想，郭雨新因而毅然投身議

壇。



台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060

郭雨新具典型噶瑪蘭子民的精神―質樸、堅韌、勇勁的性

格，讓他由衷迸發出正義的使命感、點燃了反抗強權的心志。這終

使郭雨新在日治時期走向反日行動，因而被迫首次遠離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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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

1955年郭雨新參與經濟考察團赴日、韓

圖為郭雨新與吳火獅合影於南韓漢城


